吉林義工之旅

大學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──只要肯努力，機會唾手可得。我一向認為去外地考察獲益良多，所以在大學生涯中，經常參加不同的遊學團、考察團以及交流計劃。今年的聖誕，有幸獲學校提名參加一個到吉林作義工服務的考察團，所見所聞不單讓我擴闊視野，更影響了我的人生觀。

首次義工體驗
我第一次到吉林，當時的氣溫只有零下二十五度。長期生活在亞熱帶地區的我，當然甚不習慣，在戶外停留短短十五分鐘已經覺得快要昏倒了。到埗後不久，我們探訪了當地一所中學。這裡的學生家境清貧，父母大多是農戶，生活水平不高。第一次跟當地學生見面時，他們的衣著實在令我驚訝。他們只穿數件薄薄的外套，還要花一小時從家裡徒步走到學校。反觀自己，身穿數件毛衣還穿上羽絨外套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有人說：「他們可能習慣了當地的天氣。」我倒不這麼認為。經過我六天的觀察，其實部份較富裕的人都穿皮草、羽絨外套或滑雪專用的防水厚外衣。那些初中的孩子，只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，硬著頭皮走下去罷了。

分組活動開始後，有個小女孩立刻走過來牽著我的手，她的手很冰冷，但是我的心卻感到很溫暖。在活動過程中，所有學生都很踴躍，而且不怕生，不消一會，我們便已經很熟絡。在他們眼中，人與人之間彷似沒有隔膜，不論你是何許人，在他們眼中都是朋友，一個簡單的動作勝過千言萬語。在香港，其實我們很少跟別人有身體接觸。以前我不明白為何外國人喜歡擁抱，以為這只是文化差異；而且，我一向認為中國人較為拘謹，所以中國人之間沒有身體接觸是理所當然的。經過今次的體驗，我忽然明白了，不是中國人與外國人之分，而是在「石屎森林」生活得太久，我們都習慣了把自己溫熱的心冰封起來而已。

當地的中學生對聖誕節認識不多，所以其中一項活動，是義工們教導學生如何在聖誕卡上寫上祝福，傳達心意。我跟他們說，可以把聖誕卡送給所關心的人。當時我在想，多數人應該跟我們小時候一樣，都會寫給朋友吧？不過，其中一位男孩突然舉手問：「我能不能送給父母？」我口頭說「當然可以」，心裡卻感到詫異，因為我幼稚園畢業以後都不曾在寫聖誕卡時想起過父母，況且幼稚園時之所以會寫給父母，都是由於做功課的關係。這個小男孩的舉動使我突然很想念父母。我們不愁生活，卻經常愁眉不展，埋怨父母不諒解我們。從這些中學生身上卻可以看到，其實生活可以很簡單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很密切。毋須昂貴的禮物，一句簡單的祝福就夠了。

整個活動過程中，他們時常笑，笑得很燦爛、很純真，彷彿從不知艱苦為何物；然而，他們生活得並不容易。雖然他們物質上有所缺乏，然而精神上卻是富有的，因為他們懂得珍惜。在香港，很多學生從不愁衣食住行，手上不缺頂尖的高科技產品，面上卻鮮有笑容。他們提醒了我從小就懂卻又不常用的兩個字：「珍惜」。回到香港後，我覺得自己笑容多了，心寬了。所以說，這次活動改變了我，使我成長了不少。

擴闊社交圈子
因為這次活動是聯校性質的，所以我認識了三十多位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。即使我們所讀的主科不一樣，卻無礙我們溝通。通過與吉林大學的學生交流活動中，我還認識了不少來自中國各省的同學。由於各人的背景不同，大家的想法為我帶來衝擊，我彷彿在數日之間看了很多書一樣，眼界驟然開闊了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我認為大學的三年裡應該多參加交流團或服務團。古語有云：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」，我認為除了所謂的「拍住上兼讀」以外，參加交流團亦是大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。
[image: C:\Users\User\Desktop\399148_10151113226265235_744450234_22504033_627981943_n.jpg]
鍾渭琳為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學系二年級生，於2011年擔任Strategic Marketing Committee副主席；並於2010-2011 年度下學期榮登「學術成就院長嘉許狀得獎名錄」(Dean’s List)，以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得獎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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